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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成瘾问题是数字时代下传统留守困境的新变体。在亲子分离与隔代监护的结构性背景

下，手机从“通讯工具”演变为“电子保姆”，从“社交媒介”异化为“情感替代品”。文章基于社会

工作“人在情境中”的理论视角，将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置于家庭功能弱化、学校支持不足、社区文

化贫瘠的多重系统之中进行考察，提出“防”与“治”二元并重、互为支撑的干预框架。“防”着眼于

重建儿童与周围环境的联结，通过替代性活动供给、家庭数字素养教育、社区氛围营造，构建抵御网络

依赖的保护网；“治”则聚焦已陷入成瘾的个体，运用个案管理、小组工作、家庭治疗等方法进行精准

干预。研究认为，社会工作介入的核心不是简单地“断网”或“禁玩”，而是在承认网络已然嵌入留守

儿童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帮助其重建自我控制能力，恢复与真实世界的情感联结，实现“开一面网”而

非“一禁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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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is a new variant of the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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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behind dilemma in the digital era. Under the structural background of parent-child separ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nitoring, mobile phones have evolved from “communication tools” to “elec-
tronic nannies” and from “social media” to “emotional substitute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
spective of “people in the situation” of social work,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ternet addiction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in the multi-system of weak family function, insufficient school support 
and poor community culture, and puts forward an intervention framework that attaches equal im-
portance to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with the two supporting each other. “Prevention” focuses 
on rebuild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hildren and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nd building a 
protective network to resist network dependence through the supply of alternative activities, fam-
ily digital literacy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atmosphere creation; “treatment” focuses on individ-
uals who have fallen into addiction, and uses case management, group work, family treatment and 
other methods for precise intervention.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core of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s not simply “disconnecting the network” or “prohibiting play”, but helping them rebuild their self-
control ability, restore their emotional connection with the real world, and realize “opening a net-
work” rather than “banning” under the premise that the Internet has been embedded in the daily 
life of left-behi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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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网络成瘾”概念界定 

目前学术界对“网络成瘾”尚未形成统一、唯一的标准化定义，学界存在三条主流研究脉络：一是

医学成瘾视角，将过度上网界定为行为成瘾障碍，以失控性使用、耐受提升、戒断反应、现实功能受损

四大核心症状作为判别标准；二是社会心理视角，不将过度上网视作独立病症，而是个体情感缺失、社

会支持不足催生的代偿行为；三是媒介研究视角，区分工具性合理上网与成瘾性病态上网，强调成瘾判

定不能仅依靠上网时长，需结合使用动机、学习生活、人际关系受损程度综合评判。现有研究存在两处

核心分歧：其一，成瘾判定标准之争，部分研究简单以每日上网时长划分成瘾群体，另一部分学者认为

时长仅为表象，现实功能受损才是核心判定依据；其二，成因归因分歧，部分研究将成瘾归因于青少年

自控缺陷，生态系统类研究则主张家庭、学校、社区结构性短板是底层诱因。本文立足社会工作生态系

统理论，采用功能损害导向定义网络成瘾：个体无法自主管控网络使用行为，长期过度上网造成学业荒

废、亲子与同伴关系破裂、身心健康下滑，即便知晓负面后果仍难以减少上网行为。 

1.2. 网络对留守儿童的双重影响 

过往多数相关研究片面聚焦网络消极危害，存在全盘“问题化”网络的局限，本文辩证看待网络作

为工具的双重价值。积极层面：第一，网络搭建跨地域情感沟通渠道，视频通话、短视频能够维系务工

父母与留守子女的亲子联结，缓解亲子分离带来的孤独；第二，网络弥补农村教育资源短板，线上课程、

科普内容拓宽儿童信息获取渠道；第三，网游、线上社群提供低成本社交载体，帮助留守儿童获取同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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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归属感。消极层面：短视频、竞技游戏依靠即时反馈机制极易催生行为依赖；长期屏幕使用损伤视

力、扰乱睡眠；碎片化信息弱化深度思考能力；无过滤网络环境易推送低俗、暴力内容，加剧儿童心理

偏差。本文不将网络视为负面客体，认为网络依赖本质是个体与外部环境失衡衍生的适应性问题。 
当“父母缺席”与“手机在场”同时成为农村留守儿童生活的常态，一个令人忧虑的社会事实逐渐

浮现：网络成瘾正在成为继安全失保、监护失调、心理失衡之后，留守儿童面临的又一突出困境。在广

大农村地区，留守儿童“拿着手机躺在床上”的画面，已然取代了过去“在田间地头奔跑”的景象。 
这一问题的严峻性首先体现为惊人的普遍性。2025 年浙江大学“星光屏护”项目团队在四川凉山越

西县 15 所学校的筛查显示，当地约 1 万名中小学生中，屏幕过度暴露现象十分突出。学术研究同样证

实，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农村留守儿童更可能发生网络成瘾，且亲子分离时间越长，网络成瘾的风险越

高[1]。手机，这台本应服务于人的通讯工具，正在成为许多留守儿童“最忠实的陪伴者”——而问题恰

恰在于，这种陪伴是孤独的，是算法的，是脱离真实人际互动的。 
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的发生机理有其特殊性。在一般意义上，儿童网络成瘾通常被归因于自控能

力不足。然而，对于留守儿童而言，自控不足只是问题的表层，深层原因在于困境催生的“补偿性依赖”。

当父母长期缺位、祖辈监护能力有限、学校和社区难以提供充分的课外活动时，手机便以其便捷性、即

时满足性和低门槛特质，填补了留守儿童生活中情感陪伴、娱乐消遣、社交连接的多重空白。换言之，

留守儿童对网络的沉溺，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或“意志力问题”，而是一个深嵌于家庭、学

校、社区三重环境之中的社会性困境。 
社会工作的介入价值由此凸显。与医学模式将网瘾视为“病症”进行“戒断”不同，与学校教育侧重

“管制”和“说教”相异，社会工作强调“人在情境中”的生态系统理论视角。该理论强调生态环境或人

的生存系统在分析和理解人的行为时的重要性，认为个人的问题产生与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2]。它关注

的不仅是个体行为的矫正，更是个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修复。“网”开一面——这个化用自“网开一面”

的标题，正是要传达这样一种立场：面对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社会工作的任务不是将网络斩尽杀绝，

而是在家庭陪伴缺失、社区生活单调的现实情境中，帮助儿童找到屏幕之外的生活意义，为其打开一扇

通往真实世界的窗口。 

2. 农村留守儿童网络依赖的归因分析 

2.1. 家庭系统：监护缺位与情感补偿 

农村留守儿童的首要特征是亲子分离。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使得家庭这一儿童成长最核心的

支持系统出现结构性缺口。在监护类型上，绝大多数留守儿童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料，形成典型的“隔

代监护”格局。这种监护模式存在两个突出问题：其一，祖辈受年龄、身体状况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在儿

童日常行为管理上力不从心；其二，祖辈对手机等数字产品认知有限，面临显著的“数字鸿沟”，难以对

孙辈的屏幕使用进行有效的引导和监督。有研究形象地将隔代监护的困境概括为“不会管、管不了”。 
更为关键的是，父母缺位带来的不是管理的“真空”，而是情感的“空洞”。儿童有天然的依恋需求

和情感交流需求。当较低一个层次的需求相对得到满足了，则人就会向更高一个层次的需求予以追求，

追求更高层次需求是人类行为的驱使动力[3]。当这些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时，手机所提供的短

视频、网络游戏、社交软件便成为情感补偿的便捷途径。有学者扎根研究发现，“躺在床上玩手机”已成

为农村留守儿童生活的典型写照，手机在周末和假期几乎成了他们“整日形影不离的玩伴”。值得警惕

的是，部分外出务工的父母出于愧疚心理，会主动为孩子购买性能更好的手机、充值游戏点券，将物质

补偿误认为情感补偿，无意间加剧了孩子对网络世界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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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校系统：管理限度的客观存在 

学校是留守儿童在校期间最重要的活动场域。然而，面对网络成瘾这一课后和校外发生的行为，学

校的干预能力存在天然限度。 
一方面，农村学校在课余活动供给上普遍不足。受宏观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教育发展最显

著的不平衡体现在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受制于师资配备、场地条件和经费限制，许多农村中小学难以

提供丰富多样的体育、艺术、科技类课外活动[4]。当“四点半放学后”到“晚饭前”这段时间成为管理

的空白地带，手机便自然填补了进来。一些学校虽然明令禁止学生携带手机进校园，但“校园外”和“假

期中”的时间依然难以触及。 
另一方面，农村学校在媒介素养教育方面相对薄弱。学校是青少年最主要的活动场所和生活环境，

一个健康的学校环境对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尤为重要[5]。现有课程体系中，信息技术课往往侧重于计算

机操作技能的教学，而较少涉及如何认识网络、如何管理使用时间、如何辨别网络信息等内容。当儿童

缺乏对网络本质的认知时，他们更倾向于将手机视为纯粹的“娱乐工具”，而非需要理性使用的“学习

工具和生活工具”。 

2.3. 社会系统：文化空间匮乏与网络“再嵌入” 

在更宏观的社会层面，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的蔓延，折射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萎缩的深层困境。

不少农村地区，适合儿童的文体设施和活动场所极度匮乏。健身器材多为成人设计，图书室的藏书更新

缓慢，传统的村落游戏在“空心化”进程中逐渐失传。在这样的环境中，网络实际上充当了留守儿童“再

嵌入”社会的一种方式——他们通过游戏与同辈建立联系，通过短视频感知外部世界，通过社交媒体维

持与远方父母的沟通。 
有学者指出，网络游戏在留守儿童生活中无意识扮演着“公共社交功能”[6]。当一个村庄里几乎所

有孩子都在玩某款手机游戏时，“不玩”意味着被排除在同伴交流之外。换言之，网络成瘾不仅是“个体

失控”的行为，更是一种“集体现象”，它是留守儿童在现实社会参与渠道狭窄的情况下，选择的一种替

代性方案。 

2.4. 留守儿童网络使用群体亚群体差异与地域差异化表现 

2.4.1. 不同亚群体网络成瘾特征与差异化干预思路 
第一，年龄分层差异。低龄留守儿童(6~10 岁)主要沉迷短视频、休闲小游戏，成瘾诱因以线下玩伴

缺失、单纯娱乐需求为主，自我约束能力薄弱，易出现无节制刷视频行为；青春期留守儿童(11~16 岁)重
度依赖竞技网游、社交平台，上网行为承载情绪宣泄、同辈认同、自我表达需求，更容易出现昼夜颠倒、

拒绝现实沟通等重度成瘾症状。第二，性别差异。男性留守儿童偏好竞技类网络游戏，易产生游戏充值、

熬夜冲分行为，成瘾伴随暴躁、冲动等外化行为问题；女性留守儿童多沉迷短视频、直播、线上社交，易

滋生容貌焦虑、网络攀比、情绪内耗等内化心理问题。第三，监护类型差异。隔代监护儿童成瘾风险最

高，祖辈缺乏数字管教能力，日常监督缺位；单亲留守(一方家长留乡)次之，留守家长农活育儿双重压力

下精力不足；隔代监护风险较高，亲友托管群体约束最弱，成瘾发生率甚至高于隔代监护；父母共同居

家监护儿童网络依赖程度最低。 
针对差异化有以下干预建议。第一，低龄儿童以线下文体活动替代 + 祖辈数字抚育培训为主；第二，

青春期青少年侧重同辈成长小组、情绪疏导、系统媒介素养课堂；第三，针对男性群体增设户外球类、

竞技拓展活动，针对女性群体开设手工、阅读、心理成长课程；对隔代、亲友托管高风险儿童建立常态

化上门随访机制，为单亲留守家庭推送线上亲子陪伴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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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不同地域背景下成瘾问题的差异化表现 
不同产业、人口流动特征的乡村，留守儿童网络依赖呈现不同形态。中西部劳务输出空心村青壮年

大规模外出，村内儿童活动资源稀缺，成瘾呈现低龄化、全员化特征；城郊乡村家庭数字设备普及更早，

儿童易接触直播打赏、网络社交乱象；特色种植养殖乡村农忙时段监护空白突出，集中在节假日出现长

时间上网行为；东部配套完善乡村建有乡村少年宫、儿童书屋，重度成瘾个案较少，多为适度娱乐行为。

地域差异说明干预方案不能一刀切，需结合本地人口外流规模、乡村公共资源配套调整防治策略。 

3. 社会工作介入“防”与“治”的双轨路径 

社会工作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全人”“全程”“全环境”的服务视角[7]。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成

瘾问题，本文提出“预防为本、防治结合”的介入框架。“防”的核心是降低风险因素、增强保护因素，

通过改善儿童所处的生态环境来减少网络依赖的发生；“治”的核心是对已陷入成瘾的个体进行精准评

估与干预，帮助其恢复正常生活功能。 

3.1. 编织“防”三重保护网 

第一重：活力替代——用有吸引力的线下活动填补“屏幕之外”的空白。预防网络成瘾最有效的方

式，不是反复告诫儿童“不要玩手机”，而是让现实生活中存在比手机更有吸引力的事物。浙江大学“星

光屏护”项目在凉山的试点经验提供了有益参考：团队设计了“文体替代 + 健康教育 + 环境营造”的

三维协同模式，通过协调性训练、平衡练习、团队合作等运动课程，以及版画制作等传统文化手工课程，

让孩子在趣味体验中减少对屏幕的依赖。广西来宾“守护蔗芽”项目中，社会工作者将闲置的村委会空

间改造为儿童活动场所，增设乒乓球台、开展乐高小组竞赛，为儿童创造了可参与、可互动的线下空间。

这些实践共同说明：与其把儿童从屏幕前“拉走”，不如用更具吸引力的活动将他们“吸引过来”。 
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角色在于：评估所在社区儿童的兴趣偏好和需求，设计符合年龄特点的替代性活

动方案，针对资源供需错位与协同不足问题，需以精准对接、长效运营为核心，搭建政府牵头、社工机

构协调、多主体参与的资源网[8]。将项目常态化、制度化运作，避免“一次性活动”的浅层化倾向。 
第二重：家庭能力建设——提升监护人的数字抚育能力。既然隔代监护是当前农村留守儿童的普遍

现实，那么增强祖辈应对数字时代育儿挑战的能力，便是预防网络成瘾的关键一环。具体措施包括：帮

助祖辈掌握手机“青少年模式”的设置方法、屏幕使用时间管理功能等基本操作；通过案例式教学，帮

助祖辈理解过度使用手机对儿童身心发展的危害，使其从“无所谓”转向“有意识”；在学校或村委会设

立“亲情连线角”，协助留守儿童与父母定期进行高质量的亲子视频通话，缓解情感缺失。同时，针对外

出务工的父母，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线上微课堂、节假日返乡时机开展培训，传递“物质补偿不等于情

感陪伴”“关注孩子的线上生活也是监护责任”等理念。 
第三重：社区氛围营造——编织邻里互助与朋辈支持的防护网。村庄是留守儿童除家庭和学校之外

最重要的生活场域。社会工作者可以协助村委会建立常态化的儿童关爱机制：招募和培训本地的“儿童

主任”或“童伴妈妈”，使其成为日常监测儿童网络使用状况、及时发现风险信号的“前哨”；组织村内

高年级学生、“小榜样”担任“同伴辅导员”，通过朋辈影响传递健康用网的理念；利用村广播、宣传

栏、微信群等渠道，持续传播科学用屏知识，营造“健康用屏是全村共同关心的事”的社区规范。 

3.2. 精准干预已陷入成瘾个体的“治” 

对于已经出现明显网络成瘾症状的留守儿童，需要更加聚焦的个案管理和小组干预。 
个案工作层面，社会工作者首先要进行多维度的需求评估：儿童网络成瘾的严重程度如何？成瘾背

后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是亲子关系淡漠、同伴交往困难、学习挫败感，还是单纯的娱乐贫乏？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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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制定个性化服务计划。服务目标不应简单设定为“减少使用时间”，而应聚焦于功能恢复：恢复

规律的作息、恢复与家人和同伴的正常交往、恢复对学习的兴趣和投入。广东省佛山市的案例显示，针

对沉迷网络并出现偏激行为的困境儿童，社会工作者通过链接心理咨询师资源、督促监护人履行管教责

任、安排定期随访，有效帮助儿童走出了网络依赖和抑郁的困境。浙江三门县的“扶苗”项目则建立了

“一人一档”全息档案，借助大数据监测实现从事后追踪到提前关注的转变。 
小组工作层面，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社会学习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倾向于营造一个良好的交互学习

氛围，引导服务对象寻找小组榜样进行模仿和学习，从而实现自我调适和自我增能，帮助服务对象加强

正向强化，重构正确的行为认知[9]。组织面临相似问题的留守儿童开展小组活动。小组的优势在于：其

一，通过同伴间的互动，降低个体的孤立感和标签化风险；其二，在小组情境中练习人际交往技能，满

足儿童的社交需求，降低对“网络社交”的依赖；其三，通过榜样示范、角色扮演、行为契约等技术，促

进健康行为的习得和巩固。已有实务研究表明，“社工课堂 + 团建”的小组活动形式对降低留守儿童沉

迷手机游戏的程度具有积极效果。 
家庭治疗视角的引入同样重要。孩子的问题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与他人(主要抚养人)的交流和互

动过程中由大家共同建构的。换言之，孩子出现问题只是这个家庭系统出了问题的一个信号而已[10]。网

络成瘾往往与家庭关系失衡密切相关。如果将孩子视为“病源”而单独治疗，很容易陷入治标不治本的

困境。社会工作者应当将家庭整体纳入服务视野，帮助亲子双方改善沟通模式，协助监护人建立明确且

一致的规则边界，并引导父母认识到自己在孩子网络使用习惯形成中的示范效应——当家长自己也成为

“低头族”时，对孩子的任何说教都将失去说服力。 

4. 结论 

“网”开一面，不是纵容，而是理解。“开”的是通往真实生活的入口，是修复断裂联结的契机。农

村留守儿童网络成瘾问题的实质，是“家庭–学校–社区”三重保护系统功能弱化之后，儿童在数字空

间中找到的病态代偿。 
社会工作介入的独特贡献在于：拒绝将问题简单归咎于儿童的“意志力薄弱”或网络的“强依赖”

属性，而是将干预的重点放在“人与环境”交互界面的修复上——帮助家庭恢复情感支持的功能，帮助

学校丰富课余生活和媒介素养教育，帮助社区营造对儿童友好的活动空间。唯有当现实世界重新变得值

得投入，留守儿童才可能“自己选择”放下手机。 
当然，社会工作的力量有其边界。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成瘾作为一个结构性问题，其根本性缓解还有

赖于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缩小、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持续完善。社会工作者的

角色，是在这个宏观转变实现之前，为每一个具体困境中的孩子提供有温度、有实效的支持。正如“星

光屏护”项目所传递的理念——让更多儿童走出“屏幕围城”，用明亮的双眼拥抱家乡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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